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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本培元视角下探讨汪机治疫中的“从中”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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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明代新安医家汪机《石山医案》《医学原理》等著作的研读，归纳其治疗疫病所体现出的“从中”
思想，发掘新安医学治疗疫病的学术特色。 汪机在诊治疫病时强调疫病的病机属正虚邪实，中气亏败是疫病发生

的关键因素，补中气、祛外邪是疫病的基本治则；疫病多变，应当辨证论治抓住中心病机；用药要求阴阳和平；人体

阴阳营卫血气之中，强调补在中的营气在疫病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重视天时对疫病的影响，推崇因时制宜。 其中

所体现的“从中”思想补充了中医疫病理论，对当代疫病防治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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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机，字省之，号石山居士，徽州府祁门县（今
安徽省祁门县）人，明代新安医家，高明医术，声名

远播［１］。 石山医著众多，《石山医案》《医学原理》等
收录于《汪石山医学全书》 ［２］，其提出的“固本培元”
理论对后世医家影响甚远。 汪氏生活的年代正值明

代中叶，是徽州地区疫病灾害频发的时期［３］。 以汪

机为代表的新安医家在对徽州地区疫病灾害的救助

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４］。 笔者就汪机将“固本

培元”理论用于疫病治疗所形成的特色拙笔浅析，
旨在为疫病防控治疗提供临床指导价值。
１　 汪机固本培元，“从中”治疫思想提出

《说文解字》称“本”为树的下部，即事物的根

本，中医学中多指先天之本肾及后天之本脾胃；
“元”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指事物的本原，即本源。
“固本培元”即指通过固护、陪护先、后天之本，从而

达到养正祛邪、治疗疾病的目的［５］。
明代中期，滥用苦寒药降泻的风气盛行，汪机虽

私塾于丹溪，但却不滥用滋阴降火之品，其在临证治

疗疾病时纠时医滋阴降火之偏，重视培补脾胃，并融

合李东垣、朱丹溪学术观点，创“营卫一气”论、“参
芪双补”说，认为脾胃为人体之本，脾胃之气为正气

之本，即为“元气”，“固本培元”即顾护脾胃，培补脾

胃之气［６］。 倡导培补中焦元气，拉开了新安固本培

元治法的帷幕，开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先河［７］。
汪机生活的年代正值徽州地区疫病灾害频发的

时期，其学术思想本于《内经》 《伤寒杂病论》，私淑

朱丹溪，推崇李东垣并旁及诸家。 汪氏遵从《素问

·刺法论》 ［８］“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治疗原则，在
治疗上“补养元气为主”，认为治疫“不可大汗大下，
宜从中治”，提出“从中”治疗疫病的学术思想。 认

为脾胃为人体之“中”、病证为疾病之“中”、营气为

气血阴阳之“中”、天时为人体内外之“中”，为后世

医家治疗疫病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 如新安医家孙

一奎在时疫类疾病辨证注重区分主症和兼症，以抓

住疫病的核心病证，同时重运气时令以因时制宜，顺
五运六气加减用药［９］；汪文琦在治疗疫病时重视顾

护脾胃，以温中补虚为大法，创制救疫汤［１０］；国医大

师徐经世在新冠疫情时期也注重固本培元，从中防

治，创制具有解表利湿、平秽和胃功效的双叶茶饮方

防治疫病取得良好疗效［１１］。

２　 汪机固本培元，“从中”治疫思想内涵

２．１　 厘清标本虚实，治宜补中气为本，理外邪为标

２．１．１　 正虚邪实，补中气以祛其邪　 外感病无邪则

不病，疫病发生的直接因素即为疫疠病邪［１２］。 晋代

王叔和提出“时行之气”，隋朝巢元方提出“乖戾之

气”，汪机肯定疫病病因是疫气的同时，认为疫病发

生的关键因素在于人体正气的亏虚，《石山医案·
疟》提出：“正气久虚，邪留不出，疟尚不止也。”并进

一步指出“若体气壮盛之人感之浅者，轻而易疗，若
元气虚败，感之深者，重而难愈”，其中的“元气”即
为脾胃之气［１３］。

新安地处皖南，易受湿邪侵袭而致脾胃中气受

损，脾胃不足，气血亏虚，卫气亦不足，易于感受疫

病。 故汪机认为疫病的发生是“中气亏败，外邪干

之”的结果，进一步发挥《卫生宝鉴》 ［１４］ 中罗天益的

“养正积自除”的观点，认为治疗上应当“补中气为

本，理外邪为标”，治疫当先补充中气，方可再行祛

邪之法，以免胃气败绝。 如《医学原理·疟门》指

出：“如质弱之人及久病者，又不可专执解利，必先

服参、术补剂二三帖，补完中气，然后或吐、或下、或
汗以驱之，方保万全”。 又如《石山医案·泄泻》云：
“专治暑而不补胃，则胃愈虚，邪亦着而不出。”其在

《医学原理·霍乱门》中治疗暑热霍乱时，对刘完素

桂苓甘露饮进行加减，加人参、黄耆配伍白术、甘草

补益中气，用茯苓、泽泻、滑石等分利小水以泄火，石
膏、寒水石以清热，葛根解肌止渴，桂枝通血脉和荣

卫，更添木香和气导滞，共奏扶正祛邪之功。
汪机将“扶正祛邪”的理论运用于疫病治疗之

中，对后世医家治疫有所启发，如新安医家方广于

《丹溪心法附余》 ［１５］ 中提出“虚者感邪而实者邪难

入”的观点，重视正气在疫病发病及转归中发挥重

要作用。 罗周彦强调即使是先天元阴元阳之虚，也
需要培补脾胃元气，所谓“先天元阴元阳，全赖中气

滋培而施生化也” ［１６］。 吴澄在《不居集》 ［１７］中提到：
“虚劳日久，诸药不效，而所赖以无恐者，胃气也。”
强调胃气在虚劳疾病中的意义。 补中扶正祛邪在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中亦有重要指导意义。 王月

等［１８］认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中扶正祛邪

治疗原则贯穿于疾病防治的始终。 新冠疫情期间，
华光等［１９］分别从预防、治疗和恢复期三个阶段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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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时顾护脾胃的重要性。 周

兰［２０］主张从脾论治新冠肺炎，并将清脾饮合达原饮

作为基础方随证加减，取得了满意的疗效。
２．１．２　 病常有变，辨证论治守其中　 汪机尊古而不

泥古，虽“大肆力于《素》 《难》 诸书”，但 “罔不考

订”，治病辨证论治从其本质，处方用药随病而变，
如《石山医案·疟》中，一患者因饥寒而导致疟疾复

发，接连服用“固本补阴等药”而不愈，每日午前病

情好转，午后加重，吐酸苦水，汪机认为其人“脾虚

不能行湿，湿郁为热”，遂用“独参汤补养其气血”，
加生姜以止呕，加黄柏以降逆气，并认为患者“日轻

夜重……似血病而实气病”，施以姜附等药温阳散

寒，强调“病则有常有变，而医不可不达其变”。 又

一患者，疟时伴有腹、胁胀痛，旁医认为其人胀满乃

气有馀之故，当施以“结者散之，有馀者损之”之法，
汪机则诊断此谓气虚下陷之证，当补气升阳举陷，并
解释为“人身之气，犹天之风，风性刚劲……若能补

养，以复其刚大之性，则冲突排荡，又何胀满不散、积
块不行？”遂以参苓白术散煎升麻汤升阳益胃。 中

医临床诊断和治疗的本质突出体现在“辨证论治”
的理论和实践之中，而“证”是“辨证论治”的核心理

论，“证”是临床中医对疾病本质把握的集中体现，
亦是对疾病本质的高度概括。 因此中医在临床诊治

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疾病所表现出的“证”，法随

“证”变，药随“证”改，方能达到高效、准确、迅速治

疗疾病的目的［２１］。
２．２　 把握营卫阴阳，法以“从中治”为本

２．２．１　 阴阳分治，从中治而求平　 《素问·阴阳应

象大论》云：“治病必求于本”，本即为阴阳。 汪机认

为疫病的病机为“水火相干，阴阳相搏，上下失离，
荣卫失统”，治疗上“不可大汗大下”，宜“从中治”。
汪氏基于《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胜则阳病，阳
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的理论，认为邪有

阴阳之分，“阳邪多则热多，渴而有汗；阴邪多则寒

多而汗少”，并且“感阳邪居多”者，会“随阳气盛衰

而为之轻重”。 因此，汪氏认为治疫用药也当分阴

阳，求其和平，如《石山医案·疟》云：“疟入阴分，由
阳虚陷入也。 须宜阳分助气之药，加血药引入阴分，
方可掣起。”再如其在《医学原理·疟门》分析截疟

常山饮中知母苦寒以“清阳明之邪热，使其退就太

阴”，草果辛温以“和太阳之阴寒，使其退阳明”，穿
山甲出阴入阳，引群药以逐邪，诸药配伍以求用药阴

阳和平。 新安医家郑重光受此启发，认为疫病阴阳

皆可发病，在《温疫论补注·论阴证世间罕有》 ［２２］

中说到：“若谓温疫无直中阴寒，则合经旨，若谓全

不干阴，一皆于阳，恐未尽然也。”后世杨栗山所载

治疫名方升降散中“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
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升阳降阴，使“杂气之流毒

顿消” ［２３］。
２．２．２　 营气为中，补营可阴阳双补　 汪机以《黄帝

内经》营卫理论为基，融东垣补气与丹溪补阴于一

炉，提出了以阴常不足，营为阴气，但营中有卫，营兼

血气，补气即补营，补营即补阴，丹溪补阴是补营，东
垣补气也是补营为核心的“营卫一气论”，是其“固
本培元”的理论基础［２４］。 汪氏作为新安固本培元派

的创始医家，其学术思想对其他新安固本培元派医

家治疫用药思想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卜菲菲等［２５］ 对

新安固本培元派代表医家治疗疫病用药规律进行研

究，发现使用频率前 ４ 味分别是甘草、人参、黄芪、白
术，恰是汪机常用的补营之品。

汪机强调，临床调补气血用药，应偏重于营气的

调补，阳生才能阴长。 正如《石山医案·营卫论》所
说：“营运于脏腑之内者，营气也，即天地中发生之

气也”，“补阳者，补营之阳；补阴者，补营之阴。”参、
芪不仅补阳，也可补阴，既能补气，又能生血。 如

《石山医案·疟》中，一患者久疟，医误用丸剂，令其

呕吐不休，粒米不入，面赤身热而脉浮欲绝，面对其

“阳病得阴脉” “粒米不入” “泄而热不去”三危之

症，汪机施以人参、白术、御米等药补养营气，其人

“渐有生意”；又有一妇病疟，呕吐、粒食不进数日，
脉浮濡缓而无力，汪机施以人参、甘草、白术等药养

营益气，令其“疟止食进，渐有生意”。 张稚鲲［２６］ 对

疫病古今用药特点及配伍规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

甘草、白术、人参、黄芪等补营药使用频次较高，这与

汪机“补营即补气血阴阳”的理论相吻合，对中医治

疗疫病具有临床指导价值。
２．２．３　 天人相应，参运气以平其　 中医学认为人与

天的关系表现为“天人相应”，对于“天”这个外环境

而言，人体自身亦是中心，故汪机在治病时强调“因
时制宜”，认为“痢之为病，悉因藏府不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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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宜燥湿清热、兼解郁结以调其内，参之运气以平

其外”，治疗疫病不仅要调和人体内在机体，还要平

衡人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根据诊治之时的五运

六气、天时，选择不同的治法、治则。 《医学原理·
痢门》云：“如凡一方、一家皆病痢，乃时疫痢。 法当

推其岁运而疗。”《素问·疟论》认为疟当以汗解，汪
氏对此进行继承与创新，认为应当结合时令来判断

是否使用汗法，而冬季乃“闭藏之时”，不可汗，当先

实胃气，“胃气既壮，来年二月，疟当随其春气而发

泄矣。”再如《石山医案·疟》中，一人劳后入房感风

作疟，每至三十日连发二次，汪机认为这是因为三十

日前后几天为“晦日”，是“阴极阳生之时”。 可见，
汪机认为疫病的发生和转变与天时息息相关。 其后

新安医家王勋赞成其观点，重视运气对疫病的影响，
认为“君相火气加临易发生大疫” ［２７］；现代学者顾

植山亦指出客气有火气加临的时段易发生疫病［２８］。
此外，对于轻症患者，汪机认为当以食补为主，

再借以天时，《石山医案·痢》中，一患者病痢，食入

即吐，粒食入四十余日，“医皆危之”，汪机反认为

“不劳以药，惟宜饲以米饮，使胃常得穀气，白露节

后，病当获安。 如期果愈。”现代学者认为运气理论

不仅可以指导临床实践，还能在疫病的防治中发挥

重要作用［２９］。 新冠肺炎发生期间，某医院对新冠肺

炎患者给予顾植山运用运气学说创制的“辛丑年春

新冠中药预防方”进行治疗，取得了良好疗效，佐证

了在五运六气学说在疫病治疗和防止中的重要

作用［３０］。
３　 病案举例

《石山医案·疫》载一医案：“一人年弱冠时，房
劳后忽洒洒恶寒，自汗发热，头背胃脘皆痛，唇赤、舌
强、呕吐，眼胞青色。 医投补中益气，午后谵语，恶
热，小便长。 初日脉皆细弱而数，次日脉则浮弦而

数，医以手按脐下痛。 议欲下之，遣书来问。 予曰：
疫也。 疫兼两感，内伤重，外感轻耳。 脐下痛者，肾
水亏也。 若用利药，是杀之也。 古人云疫有补、有
降、有散，兹宜合补降二法以治。 别清暑益气汤，除
苍术、泽泻、五味，加生地、黄芩、石膏，服十馀帖

而安。”
按语：此人弱冠之时房劳后出现恶寒发热、自

汗、体痛等外感风寒之症，兼有舌强、呕吐、眼胞青色

等风虚之状，服用补中益气汤之后不恶寒反恶热，其
脉象初为细弱而数，继而转为浮弦而数，以手按脐下

痛，医生准备以下法治疗，幸得汪机慧眼识得真机，
判断此为疫病，总属内虚邪实，患者脐下痛，实为肾

水亏虚所致；午后谵语，不恶寒反恶热实为阴虚火旺

之象，病不属阳明里实之证反对其利下之法，建议合

补降二法，施清暑益气汤加减以治之。 此患者既有

发热恶寒等外感表证，亦有胃脘痛等内伤之证，脉或

细或浮，汪机认为疫兼两感，内伤重，外感轻，施以补

降合法以扶正祛邪。 方中参、芪同用，营卫气血阴阳

俱补，配伍白术健脾益气、麦冬滋阴生津、当归养血

和阴、炙甘草调和诸药，共奏巩固脾胃、培补元气之

功。 有别于清暑益气汤，汪机除去其中辛苦温之苍

术，以防温燥伤阴，加寒性之生地、黄芩、石膏，使全

方寒热适中。 通过此案可见汪机对于疫病诊断之精

准和医术之高超，能于危证前抓住机要，拨开假象，
探其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汪机虽重视正气，善于扶

正，却仍在本案补降合法，可见汪氏坚持扶正祛邪，
并未将扶正作为通治之法，之所以重视正虚亦是因

正气是人生存之本，正气亡则人亡，故其著作中亦反

复强调，以警示和告诫后人。
４　 小结

综上所述，汪机对疫病的认识尊古而不泥古，诊
治疫病本《内经》之法，明确指出疫病既有内伤亦有

外感，治疗过程中时刻强调中气的重要性，对现代疫

病的治疗有所指导；治疗疫病时，汪氏认为治疫当须

辨证论治，以从其本、守其中；在用药上，汪氏认为邪

分阴阳，药亦分阴阳，治疫当阴阳分治；人体营卫气

血阴阳中，善补在中的营气以达到营卫气血阴阳俱

补的目的，其温补培元的思想在治疗疫病上多有发

挥；汪氏还重视天时因素对疫病的影响，治疫过程中

会根据季节、气候不同采取不同治法。 疫疠邪气侵

袭人体多损伤人体正气，如何做到“从中”治疗疫病

对临床诊治至关重要，汪机辨治疫病的“从中”理论

对现代疫病的防治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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